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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之间，只听“叭”的一声，
吴老黑被当众戴上了手铐，由四
位民警架着带走了。

此时此刻，人们像傻了似的，
一个个疑疑惑惑的，愣了足足有
十几秒钟的时间，不知该怎么办
了。村长一被带走，八里庄人群
龙无首了。顷刻间这里成了一个
巨大的蜂房，人们议论纷纷（村长
又黑又胖，已当了二十年了。他
们心里本就怀疑，村长是不是把
钱贪了？）……过了一会儿，失地
的农民悄悄地商量了一阵，在吴
老黑家人和亲戚们的极力撺掇、
鼓噪下，再一次拥上前来，一时大
乱！有人大声喊道：“凭什么抓村
长？村长不能走！”

就在这时，刘金鼎举起电喇
叭大声喝道：“站住！都给我站
住！看清楚了，谁敢越过面前这
条红线，民警就开枪了！有敢于
挑战法律的，到前边来！我最后
再说一遍，凡贪没土地款的，一定
严肃处理，十天之内，按国家规
定，给乡亲们一个交代。凡在这
里闹事的，我给你们三分钟的时
间，撤离现场！”

站在桌上的刘金鼎扫视了一

下人群，见仍有人蠢蠢欲动，再一
次高声喊道：“市局老赫，我命令，
执法！给我瞄准了，谁胆敢上前
一步，凡越过红线者，腿给我打
断！出了事我负全责。”

赫连东山先是沉默了一会
儿。在刘金鼎的严令下，只得喊
道：“预备！——举枪！”

只听“呜”的一下，人群里一
片哭喊声。只见一群老太太和
女人们忽地拥到了最前边，拽
着、拉扯着他们的男人、儿子往
后退去。一边拽扯一边哭叫着
说：“走走，咱走。也不是咱一家
的事……”

按说，此事到这里应该说是
平息了。这也是刘金鼎官场人生
中最为精彩的一笔。尤其是，当
天晚上，他接到了市委书记亲自
打来的电话，口头表彰了他，说：

“好。处置得当。很好！”就这么
一个“好”字，让他高兴了一晚上。

可三个小时后，“花世界”公
司的谢总、谢之长，却被悄悄地放
回来了。

不用说，事儿平息了。谢之
长自然是要请客的。在当晚的答
谢宴会上，刘金鼎因为心里高兴，

也因为多喝了几杯，话自然就放
开了。在一片夸赞声中，当有人
问道：“刘秘书长，你真敢让人开
枪呀？”刘金鼎很得意地回道：“我
告诉你一个秘密：枪里没有子
弹。我下了死命令，不准带子
弹。”又是一片赞扬声。众人说：
这招妙，绝了。接着，又有人问：

“刘秘书长，你敢抓八里庄老黑，
他真有问题吗？”刘金鼎看了他一
眼，反问道：“你说呢？”在众人的
注目下，刘金鼎又放出了一条此
后广为流传的名言。他说：“你
猜，这老黑当了多少年村长了？”
尔后又自问自答说，“二十年。他
当了二十年村长……你想吧？我
告诉你：不查没有问题，一查准有
问题。”众人听了，都连连点头，
说：“那是。那是。”

这时候，号称“谢大嘴”的谢
之长也觉得刘金鼎的话说“过”
了。赶忙替他掩饰说：“不说了，
喝酒喝酒。”

当时在场的赫连东山对这位
刘秘书长的话极为反感。他什么
也没有说，站起身来，悄没声地走
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更

大的事件正在酝酿之中。在市郊
八里庄当了二十年村长的吴老黑
也不是吃素的。首先吴家在八里
庄是大户，他弟兄四个，亲戚就更
多了，在村里有很大的势力。尤
其是他家老三，在城里是开金店
的，在市里有较为广泛的人脉。
刘金鼎在酒桌上的话，很快就透
过来了。

七天后，突然之间，八里庄的
失地农民以先分散、后集中的方
式，突然拦住了途经黄淮市的一
列火车！他们打着一面“拥护中
央，拥护宪法，泣血上访，还我土
地！”的白色横幅，一个个头上勒
着白布条，三百多人一齐卧在铁
轨上！

这样一来，事闹大了。如果
处理不好，全国整个铁路交通线
就会面临瘫痪！于是，黄淮市的
市委书记、市长全都放下手头的
工作，赶到了被拦截的火车前。
这时，因李德林刚好在黄淮市搞

“调研”，也奉省委、省委政府之
命，赶到了现场，参与处理事件。

到了这时候，再做说服工作
已经没有用了。市长的喉咙都喊
哑了，也答应了一些条件，可仍然
没有效果。李德林还是第一次见
到这样的阵势，他不相信农民会闹
事，想亲自去做些说服的工作。可
是，他刚刚站到人群前边，刚喊了
一声：“乡亲们……”不料，一个生
鸡蛋就朝他砸过来，好在紧跟在他
身后的刘金鼎及时扑上前来，挡在
了他的面前，替他挨了一记，碎了
一脸的蛋清……这一次，村民们像

是豁出去了，谁也不信了。二十多
个老太太挡坐在最前边，一个个高
声说：“开枪，开枪吧！”

这时候，刘金鼎在李德林耳
边悄声提议说：“省长，抓人吧。
把那些挑头喊话的，跳得高的抓
几个，他们就老实了。”

李德林喝道：“不行。胡闹！
这时候，一个也不能抓。”

在如此紧急情况下，京广大
动脉瘫痪两小时四十六分后，经
李德林请示省委和公安部，只好
由武警出面，搞了“大清场”。调
集武警支队从最边上开始，由武
警徒手四个人架一人，一个个架
上汽车，清理出了现场，这才算恢
复了交通。

这个事件由于影响太大，黄
淮市委书记和市长双双被免职。
副省长李德林等一干人也受到了
通报批评。李德林觉得既然市委
书记、市长都被免职了，自己作为
参与处理事件的副省长，也该主
动辞职才是。于是，他主动给省
委写了辞职报告。也许因为他是
专家的缘故，省委没有批。省委
书记在他的辞职报告上批了四个
字：“引以为戒。”

然而，当新任市委书记薛之
恒到职后，始作俑者刘金鼎因不
是“卧轨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却
未受任何处理。

不过，临别时，李德林还是批
评了他，说：“金鼎，这是个教训
哪。你以为官就那么好当？”

可是，在个人感情上，两人又
近了一步。

八
八月十五那天晚上，李德林

是天黑才到家的。
这一次，李德林没有让司机

送他回乡，而是悄悄地给刘金鼎打
了一个电话，让刘金鼎带车在黄淮
高速路口等着，尔后接他回村。还
特意交代，不准他告诉任何人。

于是，刘金鼎按他的吩咐，
一个人亲自驾车，在黄淮高速路
口候着，尔后接上他，直接去了
梅陵。

一路上，刘金鼎什么也没说，
只告诉他：“老师，过节了，我什么
也没给你拿，就拿了两盒月饼。”

回老家探亲，李德林是带了月
饼的。所以，他觉得两盒月
饼，也不算犯忌，就“噢”了
一声，说：“以后不要这样。” 24

连连 载载

一个朋友问，世上最美最让人难
忘的风景在哪里呢？另一个朋友说：
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好多美到极致、让
人过目不忘的风景呢！

有吗？！于是，朋友们一张张惊奇和
探究的脸转向这位朋友。朋友随手指着
一位叫燕子的女孩说，她不就是嘛！

“燕子呀？！”朋友们的眼睛亮了，
有些甚至不厚道地轻笑起来。大家都
认为这位朋友是在拿燕子开涮。燕子
谁不熟悉呀，年轻，但并不漂亮，真心
不能拿她和风景相比美。如果说她有
什么让人过目不忘的地方呢，那就是
善良、脾气直。每一次和她上街，她总
能搞出些故事来。比如走在街上，经
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粗心而爱玩的
年轻妈妈只顾自己低头玩手机，跟在
身后的小宝宝，走着走着就渐渐离妈
妈越来越远。燕子呢，此刻就化身为
管事婆，走出我们的队伍，抱起小宝
宝，追赶上母亲，劈手夺过母亲手里
的手机，霸气十足地教训说：“有你这
样当妈的嘛！玩手机比照顾宝宝还重
要？不知道走路玩手机会出事呀！到
时候你到火星去买后悔药呀！”

被责备的母亲，虽然很不爽，但
看着被燕子抱在怀里的小宝宝，也真
心不好说出什么不客气的话，红着脸
抱着孩子逃之夭夭。

除了管闲事，燕子还是个慈心
肠，每一次在街上遇到那些或单独，
或组团卖唱、玩杂耍的残疾艺人，燕
子就会赶快掏光身上的零钱，投进他
们的收钱筐里，有时甚至搞得自己连
坐公交的零钱都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的燕子，一个傻不啦
唧、普通到极致的小女人，这样的女
人也能称得上绝世的风景？！

“我算什么风景呀，扎人堆里，千挑
万拣也找不出我来，平凡且微不足道，
怎么能和让人赏心悦目的风景相比
呢！”燕子也不好意思起来。

“的确，和许多看上去让人赏心悦
目的景致相比，你是微不足道，但你的
善良和本真，难道不是最隽永、最美丽
的风景？不但是你，生活中许多善良而
本真的人，比如，那些冬天里也肯奋不
顾身跳下水救人的人；那些偶然遇到
却肯伸手相助奋力接下跳楼的人……
这些人扎人堆里，和你一样，普通到不
能再普通，可谁敢说他们不是最美的，
不是这世间最美的风景呢。人人都渴
求的温暖、正直、真诚、善良等等人性
的美，都能在你们身上体现。人世间，
不正是因为有这些品德，才让人觉得
世间无限温暖美丽吗！”朋友意味深
长地说。朋友们都沉默起来，望向燕
子的眼光也意味深长起来。

朋友们沉默起来，是呀，在生活
中，人们多追求新奇而美好的东西，
流行的时装，漂亮的脸蛋，引人入胜
的景致，这些东西一看很诱人，但细
想想，却发现它们真的是昙花一现，
经不起岁月的冲击。时髦的服装，潮
流一过，远不如简洁大方的普通服装
让人舒服；再漂亮的美人也会随着岁
月的流淌，美貌不在；而那些闻名于
世的景致，取胜于人的，大多并非因
为景致的奇绝，而是美景后面深厚的
文化内涵和底蕴。

同样，在生活中，像燕子这样朴
实而善良的人，他们无处不在，多到
数不清，他们没有明星的耀眼和光
彩，也没有耀人眼球的财富和地位，
普通得就如大海里的一滴水，沙漠里
的一粒沙，放在什么位置都毫不起
眼。但是，当有人遇到困难，当有人需
要帮助，哪怕是陌生人呢，他们也会
挺身而出，然后再悄悄远离。这，是他
们的善良本质，是他们的本真情怀，
更是人性里最靓丽的美，也是人世间
的一抹至美。

从开皇元年 （公元581年） 隋文帝改荥州为
郑州，直到清末的一千多年间，很多名人都担
任过郑州的地方官，如唐高祖李渊、唐宰相朱
敬则等。这里要说的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
家曾公亮。

曾公亮字明仲，号乐正，宋真宗咸平二年
（公元999年） 出生于著名的客家之乡——泉州
晋江 （今福建省泉州市）。曾公亮一生政绩卓
著，官至宰相、集贤殿大学士，受封鲁国公。

曾公亮自幼就很有抱负，且气度不凡，为
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曾公亮的父亲名曾
会，官至刑部侍郎，后因年老致仕回家颐养天
年。乾兴元年 （1022年），宋仁宗赵祯登基，曾
公亮奉父命进京祝贺。仁宗见曾公子一表人
才，风度翩翩，谈吐不俗，就想以“荫补”的方
式，任命其为大理评事。所谓“荫补”，简言
之，就是老子当大官，儿子封小官，不必通过科
举考试，受十年寒窗苦。但曾公子头摇得像拨浪
鼓似的，婉言谢绝。他皮谦骨傲地说，我要通过
真才实学考取功名。靠“斜封”混个官二代，我
嫌丢人。请恕微臣不能赴调。果不其然，仁宗天
圣二年 （1024年），曾公子就春风得意，一举考
中进士甲科，知会稽县 （今属浙江）。

仁宗至和元年 （1054年），55岁的曾公亮以

端明殿学士知郑州。
据 《宋史·曾公亮传》 和宋人笔记记载：

曾公亮担任郑州“市长”期间，“为政有能
声”。他打黑治贪，强化社会治安，实现了政治
清明。在他的治理下，从市区到乡村，一派夜
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祥和世风，老百姓称之为

“曾开门”。所谓“曾开门”，就是你家有再多的
存款、现金、宝贝疙瘩也没人惦记；大姑娘小
媳妇一觉睡到大天明也不用上门闩；谁要是串
门走亲戚，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随便，门爱
关不关。有一次潞国公文彦博自长安回京师路
过郑州，前往拜访好友曾公亮，曾公置酒款
待。两人正喝得高兴，文彦博的一名亲随跑来
禀告，潞公最心爱的银杯不见了。曾公亮拍着
胸脯，豪气干云地说：“恕我不敬，银杯不可能
在我这里失窃！不过，潞公但请放心，如果是
流窜犯作案，三日内一准破案！但我怀疑是你
身边人所为。若果如此，即日就可见分晓。”文
彦博摇了摇头，摊开双手，表示很无奈。谁知
日暮时分，小吏便拎进来一个人，扑通一声跪
在潞国公面前，浑身筛糠，招认不讳。文彦博
见状大惊失色，果然是自己贴身的一个随从！
文彦博看着曾公亮，由满脸狐疑转而粲然一
笑：“曾公果然厉害！”曾公亮亦笑，“谦谦得

意”地说道：“我这儿并不全靠‘警察’办案，
‘社区大妈’的‘电子眼’也厉害着哩！”文彦
博大为叹服。

曾公亮不仅下大力气强化社会治安，还特
别关注民生。当时郑州地区流行“粗腿病”。所
谓“粗腿病”，就是患病的人腿部莫名其状地异
常粗大，病人不仅非常痛苦，还影响出行和劳
作。曾公亮对此寝食难安。为了找到解决办
法，他经常到乡村和“社区”走访，有时还连
续数日到病情最严重的村子“蹲点”。终于，曾
公亮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凡是发病率高的村
子，环境卫生都差，尤其是作为饮水来源的河
道沟渠，垃圾漂浮，蚊蝇滋生，极为污浊。于
是，曾公亮发动老百姓清理沟渠，搞好环境卫
生，多打水井，改饮沟渠水为井水。与此同
时，发动“赤脚医生”，挖掘民间土方验方，多
方施治，很快使患“粗腿病”的人数大幅度下
降，数年后竟然基本绝迹。

曾公高寿。元丰元年 （1078年），公以八十
岁的高龄辞世。神宗皇帝辍朝三日，亲临哭
祭，谥曰宣靖。及葬，神宗又为其碑首题字：

“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曾公葬于新郑县
（今河南省新郑市），墓址在今八千乡辛庄村南
一华里处。

一矿肉火烧乃是地地道道的平顶山当地土
特产。这种火烧最适合刚出炉时就吃，热气腾腾
的，尤其是在当下这种寒冷的季节，饥肠辘辘时
匆匆买上一个，热乎乎地捧在手中，左右来回地
倒弄着，不断吹着冒出来的热气，然后紧紧裹着
身上那件老式棉布军大衣，缩头缩脑，寻寻觅觅，
专找那背风的街角旮旯里蹲下来，捧在眼前，呆
呆看着，使劲儿闻一口扑鼻而来的浓香，顿感幸
福满满。然后，全神贯注，心无旁骛，任凭耳边朔
风呼啸，天寒地冷，雪花纷飞，车水马龙，一颗心
全扑在这尤物上，两眼放光，口舌生津，涎水欲
滴，恶狠狠咬上一口，满嘴流油，齿颊弥香。一时
之间，尘世万物，名缰利锁，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
了。人生的幸福大抵也不过如此吧。

一矿，地名也。顾名思义，就是平顶山市比
较早的一口矿井。火烧，当地人也叫作锅盔，乃
是对烤饼的一种俗称，概指用白面做成的椭圆形
经火炉烘烤出来的一种焦黄面饼。中间突出一
个肉字，便显示出了其与众不同的个性，遗世而
独立。因为这一般的火烧，都是很纯粹的面食制
作，最多在里边掺些盐油和芝麻之类的调料，吃
起来微微发咸而已。像襄县的火烧，也叫作咸
馍。而这种一矿肉火烧，则格外的不同凡响，通
体呈半圆形，鼓鼓囊囊的，里边包裹着厚厚的大

肉片子，杂以葱花香料，那模样好像是矮个子偏
偏长了个啤酒肚儿，分外招惹人眼，经过在火炉
中的热烈烘烤后，那可真是外焦里嫩，香味逼人，
不但解馋，而且抗饥，实为百姓所喜闻乐见也。

大家都知道，平顶山市地处中原，是以煤炭
生产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城市，最初的人员构成大
多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矿工及其家属。早些年
间，机械化程度不高，矿工们在地下深处的劳作
还是相当艰苦的，不吃饱肚子怎么能行呢？那年
月物质贫乏，肉食也不常见。寻常人家，十天半
月能沾点荤腥就算是不错了，只有干重体力活儿
的矿工，才有资格享受到这种让人大快朵颐的肉
火烧。一矿肉火烧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是对劳
动者的尊重和奖赏，是我们矿工兄弟的最爱。往

往一个肉火烧吃下肚去，干劲陡增，豪气顿生，心
满意足，精神抖擞，雄赳赳气昂昂奔赴矿井深处，
颇有点“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气概。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远房亲戚在矿上上班，
偶尔带我到矿上的食堂里吃过一次这种肉火
烧。当时一尝之下，汗毛狂舞，意犹未尽。此后
多日，心心念念，余味绕绕，脑子里全都是它，至
今想来历久弥香。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年
我走南闯北，虚度半生，在别的地方，还真没见过
类似的食品。有一种陕西的白吉馍，据说还是老
字号，与此类似，也是夹肉馅的，只是那种肉夹得
颇为琐碎苛薄，只是一团稀稀的肉糜，有其味而
无其实，而且是把事先烤好的饼现切开加进去的
肉馅，缺少那种烈火烘烤后的磅礴大气和热烈芬
芳，更不及肥肉片子的当仁不让独占鳌头，其味
道实不及一矿肉火烧远矣。前两天我在街上闲
逛，见有人沿街叫卖一矿肉火烧，当时如闻天籁，
寻声飞奔过去，买来一块儿拿在手里，心潮澎
湃。只是连吃几口，大失所望，肥肉片早已被精
明的商家以豆腐片所取代，香味淡泊，咸而带苦，
浑不如往昔，失望之下，心生一种遇人不淑买了
件赝品的感觉。

唉，真想穿透这岁月时空，重新回到过去，再吃
一回童年的一矿肉火烧呀！一矿肉火烧，你吃过吗？

语言是心灵的映照，而
诗是人心灵最自由的表达。
孩子们在年幼的时候，往往
出口成诗，这是因为这时他
们受外界语言的污染最少，
脱口而出的是直接来自内心
的语言。在成年人眼中，世
界往往是单调陈旧的，而每
一颗清澈童心的莅临，却能
将它一次次照亮，带给令大
人们惊喜的新意。

最近几年，著名诗人、
翻译家树才致力于向孩子们传
授创作和领悟诗歌之妙的“秘
籍”，提出了“童心即诗”的
概念。《给孩子的 12堂诗歌
课》即是这样的诚意之作。树
才将自己三十年诗歌创作的经
验与对孩子的关照热爱融为一
体，在这本书中化身诗歌课老
师，以幽默亲切、最能打动孩
子们的语言，讲述了古今中外
最富代表性的诗歌之美。从中

国古代诗人笔下的月亮，到法
国巴黎塞纳河上的米拉多桥，
从凝练清澈的日本俳句，到印
度大哲泰戈尔恢宏优美的诗
篇，树才既专业渊博又浅显易
懂的讲解，令人感受到诗歌这
一人类共同的语言艺术的魅
力。他认为，教孩子们学习诗
歌，并非是要掌握一种写作
上的技巧，而是通过这种学
习，引导孩子去发掘自己的
个性，发现心灵的自由和灵
动。如果孩子们掌握了这种
与心灵休戚相关的语言，他
们便不会再轻易地被外界僵
化、机械、空洞的语言所挟
持。诗将带领孩子们去向更
开阔、丰富的生命之域，在
漫长的人生中葆有一颗柔
软、细腻的心灵。

该书是献给所有爱诗以
及即将爱上诗歌的孩子们的
一份礼物。

滴水藏海

♣ 关小凤

微不足道的至美

人与自然

♣ 王秋珍

忍 冬

知 味

♣ 磊 子

一矿肉火烧

《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
♣ 王 宁

新书架

曾公亮治郑“有能声”
♣ 宋宗祧

史海钩沉

丰收的喜悦丰收的喜悦（（摄影摄影）） 郭东伟郭东伟

太行秋韵太行秋韵（（国画国画）） 马立新马立新

最初见到忍冬，是在中药方子里。
老中医的蝇头小楷，清秀如女子的眉眼。忍冬

这几个字，更是美得盈盈可掬。我忍不住在老中医用
那个方方的小黄纸包药的时候问：“哪个是忍冬？”

多么素淡干净的小花。长长的，小小的，柔柔
的。它蜷缩着身子，正甜甜地睡着。

从此，这美美的花儿，一直睡在我的记忆里。
几年后，我在同事家的院子里见到了一墙的

葳蕤。茂盛的枝叶，或白或黄的小花儿，浅浅地笑
着。满院子的香气似乎凝结成了一团淡青色的
雾，神秘了庭院，也芬芳了心情。微风吹拂，它摇
落一地斑驳的碎影，也摇圆了我的眼眸。

“这是什么花？”“金银花。你看它，白的像银，
黄的像金，形象吧。也有人说，它可入药，疗效若金
若银。在中医里，它叫忍冬。”

什么，它就是忍冬？记忆突然间苏醒了。我仿
佛看见老中医正凝神聚气，浸透了草药味儿的小
纸笺上，是一双双墨色的眉眼。如今，这眉眼就那
么鲜亮地舒展着，似乎在和我述说久别后的欢喜。

次年初春，我种下了同事送我的两株忍冬。
一株种在院外的围墙边，一株种在院内台阶边的
小旮旯里。

起初，它们活得好是艰难。叶子渐渐委顿，一
枚枚掉落下去。眼看着没希望了，又慢慢长出了
新的叶子。

第二年，两株忍冬仿佛喝了生长剂，鼓着劲
儿地长。墙壁很快爬出了一个粗犷的“丫”字，笠
帽一样的灯罩也被严严地围了一圈，宛如一块厚
实的围巾。台阶边的白色栏杆也披上了飘逸的外
衣，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挂着小丝
带，那自在而个性的造型，估计再高明的设计师
也自愧不如。

四月的风一召唤，院外的忍冬就呼啦啦地开
了。每一个蒂上，都会同时长出两朵花，俏皮的花
蕊好奇地探在外边，仿佛双胞胎姐妹急吼吼地带
上花笺去和春天约会。一开始，花儿穿着洁白的纱
裙，在一日日的盼望中，它们又换上了鹅黄色的衣
裳。它们和柔风呢喃，和阳光亲昵，若有若无的香
味弥漫在空气中，似乎在为这份纯真的爱喝彩。

只是院内的忍冬一直没有开花。
无论我怎么一次次地看望它，它都只顾着长茎

叶，就是没有开花的打算。起先，我百思不得其解。后
来，我发现这个小角落从来没有阳光的爱抚。于是，
我看它的目光多了些疼惜。它没有抱怨，只是很努力
地生长。也许明年，它的茎叶攀爬到了阳光充足的地
方，它就能献上一栏杆的白亮亮和黄灿灿。

夏天，我摘下忍冬花，铺在阳台上晾晒，几个
日头后，花儿蜷缩起苗条的身体，做起香甜的梦
来。梦中，忍冬到底是花朵，是香茗，还是中药呢？

又是一年冬天，我又想起了忍冬。我仿佛看
见了老中医的蝇头小楷，看见忍冬在陶罐里翻
卷。袅袅的轻烟里，是忍冬绵长而隽永的情怀。


